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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著名工运活动家、开国劳动模范马恒昌诞辰１００

周年之际，《一位开国劳模的家事》一书由中华全国总工会、

黑龙江省总工会和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了。这是对

老英雄马恒昌永久的缅怀。本书的出版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、

整理、发掘和传承马恒昌及马恒昌小组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

意义。

马恒昌同志是全国著名先进班组———马恒昌小组的创始

人、职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开创者、我国职工大规模劳动竞赛

的奠基者和职工技术协作活动的卓越组织者。他曾任第一至

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四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

员；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副部长，中国工会第八、第九届

执行委员；齐齐哈尔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，齐齐哈尔

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、党委副书记等职。他先后十三次受到

毛泽东主席接见，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

本书作者马春忠，系马恒昌同志的长子，齐齐哈尔市作

家协会原副主席、副编审、 《青年文学家》杂志社原副主编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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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以朴素的语言、生动的笔触，通过自己和家人的亲身经历

与感受，从 “家事”的角度记述了马恒昌和他的小组鲜为人

知的故事，以纪实的手法多侧面地展示了马恒昌同志的高风

亮节和平凡而伟大的形象。此书不失为一本工人阶级光荣传

统与使命教育的好书。

阅读 《一个开国劳模的家事》一书，不由得让我们随着

故事情节重新走进了老英雄马恒昌的内心世界，感悟他的人

生态度，品味他的人生价值，领略他的正派为人，尽享他的

精神财富。阅读此书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与呼唤，是一次灵魂

的洗涤与净化，同时也是人生意义的追寻与定位。

《家事》是记述老英雄马恒昌如何看待和处理家事、琐事

的书。然而，“家事”不小，它连着国事、民事、天下事，它

再现了马恒昌同志从报恩到报国、从自发到自觉的大彻大悟

的人生历程；小事不小，细微之处见精神，让我们从细微的

小事之中，更深刻地理解马恒昌同志的那种国事大于家事、

事业重于一切的无私奉献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。同时也让

我们从家事的角度读懂马恒昌，读懂他的人生，读懂他朴实

正直的为人品格、律己宽人的人格魅力、无私奉献的示范

力量。

老英雄马恒昌一生朴实无华，内向少语，然而，他不语

则已，一语便落地有声，言简意赅，寓意深远。他一生没有

留下豪言壮语，却留下了 “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”“要想当

好头，就要带好头”“工作要向上攀，生活要向下看”等让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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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生难忘的至理名言，这不仅是老英雄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人

生的真实写照，也为后人立下了对人生、事业追求的座右铭。

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神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，

马恒昌精神是马恒昌小组精神的起源和基础，马恒昌小组精

神是马恒昌精神的延续、传承与发展。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

精神为企业文化积淀了厚重的内涵，是企业文化的精髓和核

心，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品牌，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无

形资产，是中国工人阶级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作为马恒昌同志

生前所在企业的新一代领导者，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，以

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大力传承与弘扬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

精神，鼓舞和激励广大职工勇挑历史重担，挺起民族工业的

脊梁，做新时代的领跑者，为更好地发挥国家振兴装备制造

业保障基地的历史作用、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

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。

曲　波

（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）

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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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皓月当空，踏雪归来，凝视父亲遗像，思绪万千，夜不
能寐。

２００７年７月，是我父亲马恒昌诞辰一百周年，也是他老
人家仙逝的第二十二周年。

往事并非如烟。

有关父亲和他的小组事迹的通讯报道和纪实性作品，已

经发表和出版了许多。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就为父亲

的口述整理出版了《车床边的风云》，收集在北京中国青年出

版社出版的《砸碎铁锁举红旗》集子中。距今四十多年过去

了。我从青年也变成了老年。退休这十二年给了我宽裕的时

间，让我对父亲的人生做了系统的、认真冷静的回忆和思考，

使我逐步认识到，父亲苦尽甘来的一生，为人耿直忠厚的一

生，艰苦朴素、严于律己的一生，在工人阶级成员中有一定

的代表性：始终在为企业的产品和自身的人品精心地打造着

驰名品牌，时刻在为国家和企业争光、为当代工人阶级塑像。

在我们这些儿女的眼里，父亲是一位给了我们宝贵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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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富、让我们受益终身的慈父；在企业里、在社会上，他是

一位普通的劳动者，同时又是一位令人尊重和爱戴的著名开

国劳模、著名工运活动家。为了纪念父亲诞辰百年，缅怀父

亲的功绩和品格，我和弟弟、妹妹以及亲朋好友共同回忆撰

写了家事篇，力图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党对父亲的恩泽，时代

对他的挑战，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对他的陶冶和小组工人对他

的帮助，多侧面地透析父亲的人格力量和多彩人生，从而为

我和我的后人留下一个真实平凡、可歌可颂的前辈形象，也

为齐二机床集团公司和上级组织研究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精

神，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资料。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，

我就尽到了一份责任。同时，这也权做对老人家百年诞辰最

珍挚的纪念吧。

父母苦根

我的父母，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张台子区所辖的两个不

同贫困村的贫寒家庭。一个叫东马峰台，另一个叫洪荒地

村。父母的结合真可谓是 “苦根相连”。

我的爷爷和奶奶，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他们苦难的一

生，可以用 “长工”和 “奶妈子”这两个词来概括。

父亲七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三，也就是１９１４年的农历小
年，爷爷一年的长工日子就该结束了。可是父亲的一个远房

叔叔非逼迫爷爷将其女儿送回婆家不可，说女儿在娘家过年

不吉利。爷爷无奈，只好将其女儿送走；等到天黑车才往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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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，刚到火车道口时，马被

火车鸣叫惊吓，车翻人亡！

奶奶哭得死去活来⋯⋯从

此，奶奶就寡守三个幼儿，

在没有 “天” 的 漫 长 岁 月

里，用泪水混着苦水，搅拌

着糠皮和野菜煎熬着日月。

穷人的孩子早立事。父

亲十岁时，就给地主赵国栋

家当 “半拉子”，每天要放

四十多头牛。牛一放出去，

就占满了半面天。由于饥

饿，父亲个小体弱，根本上

不去牛背，只能随牛四处奔跑。夏暑无衣，只有光胸赤足，

手脚被扎得流血化脓；冬寒无棉，腮颤臂抖，手脚只能在牛

刚便出的粪便中取暖。

在苦盼中，父亲终于年长了几岁，他到 “千斤寨”（抚

顺）投奔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，企盼在那儿能找到活儿干。

矿主嫌父亲年小体弱，不准他进矿挖煤，父亲只好从煤灰中

拾些煤核卖钱度日。

转年十六岁了，求人送礼，父亲才被准入抚顺发电厂跟

一个日本人学徒。

此时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炮轰 “东大营”，还距七八

年之久，日本人在抚顺到处可见，他们开工厂、凿煤矿，为

所欲为，中国政府熟视无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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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话说：“学徒学徒，三年为奴。”跟中国人学徒尚且如

此，日本人就更不把中国学徒当人看了。这个日本人不仅不

教技术，连车床边都不让靠近，只能在工具箱边立着。父亲

记得很清楚，他入厂第二天，这个日本人就大叫：“啥西的

拿来！”父亲根本听不懂他的话，拿了几样工具都不对，这

个日本人拿起工具照父亲的前额就打去，顿时血流满脸。父

亲真怒了，刚要还手，可想到奶奶还要靠他养活，只好忍下

了。从此，父亲更加留意这个日本人干活，每天都从图纸和

干出的工件中，进行反复对照和琢磨，慢慢地把手艺 “偷”

到了手。

１９２６年初，父亲十九岁了。他只身到 “奉天”（沈阳）

兵工厂做工。心想：这回不会再受日本人的气了，哪曾想，

沈阳的天空更加黑暗。工头吃空饷，厂长深居洋楼，视察大

员中饱私囊，根本不管工人死活。

１９３１年 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沈阳兵工厂被日本鬼子占
领，工人死伤上百人。父亲一连两个月没到工厂去，手里分

文皆无，讨要两天才回到乡下家中。

母亲见到父亲的如此惨相，惊呆了。

母亲名叫洪淑贤，她家境贫寒，除父母外，还有一位兄

长，也就是我的大舅，叫洪长纯。大舅三十好几了，也说不

上媳妇。后来，大舅的精神就不大正常，成天赤胸裸脚，东

走西逛，唱唱咧咧，尾随一帮小孩。母亲十六岁时，连父亲

的面都没见过，就到了马家，上侍婆婆，下抚儿女，白天种

田，早晚还得侍弄房前屋后的菜地，左毗右邻都称她是 “贤

妻良母”。女人们经常喊道：“二嫂”“二婶”“老马家的”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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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，把母亲的真名实姓叫没了。

母亲特会过日子。全家的衣裤、鞋袜从来没买过，真是

缝了又缝、补了又补，就连我们睡觉的炕席，都是母亲用秫

秆自己编的。她对奶奶的孝敬，更为村里称赞。不光给婆婆

端屎倒尿，还给婆婆洗脚擦背，照顾入微。母亲最敬佩奶奶

“从一而终”。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 “天”，“天”没了，就得

自己撑起一个 “天”。母亲无怨也无悔，成年累月这样操劳，

她是我们家最操劳的人。我至今都记得，每到年关之时，父

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奶奶买个果匣子 （各种糕点）回来。

奶奶吃过之后，母亲就将剩余的食品用小竹筐悬吊在房梁

上，防止孩子们偷吃；有时奶奶看不惯，要分给孙子们吃，

母亲说：“小孩子吃的日子在后头呢！”其实，我们都早已习

惯了，连口水都不会咽一下。

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，真的是太漫长、太难熬了。可盼

到１９４５年的 “九·三”胜利，心想在 “青天白日”的旗帜
下，中国会强大起来，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起来，可是，没

过几个月，国民党的腐败便盖天铺地：农村土豪劣绅地痞无

赖，榨吮农民血汗；城里资本家工头流氓阿飞敲吸工人骨

髓。国衰民怨，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

已经是大工匠的父亲，每月关饷是上百万元，可到头来

连一袋高粱米也换不回。我们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生活———

这就是旧社会一个工人之家的苦难历程。

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日，沈阳解放时，爸爸四十二岁，妈妈
三十五岁，饥寒交迫的前半生，终于结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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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出嫁

大姐叫马春霞，是父亲的长女。她从出生就没得好，那

年正是 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小鬼子的 “膏药旗”满街都是。

母亲因吃糠咽菜而无奶水，大姐饿得哭不成声，患病又无钱

医治，落下一只眼睛失明。奶奶哭天，妈妈喊地，她们不知

磕了多少头乞求，用了多少土方治疗，大姐的眼睛依然

残疾。

大姐六七岁时，自己就挎个小筐去挖野菜，或者去砍些

柴草。过了十岁，大姐便跟随母亲到地里干活。晚上，母亲

做饭洗衣，大姐就像小母亲一样，哄着我和弟弟。

大姐十六岁时，家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为能带走一张

嘴，母亲只好忍心将大姐远嫁二十多里外的一户农家。出嫁

那天，大姐哭成了泪人。只有十二岁的我，乘坐一辆铁轱辘

马车将大姐送走。

大姐的婆家在土岗子村，丈夫是个三十来岁的驼背人。

从村子的名字，就知道是个穷乡僻壤之地，雨季水土流失，

无雨地皮干裂。从驼背人的举止，就不难得知他幼年积劳成

疾。大姐的日子怎么过？

１９５１年初，我们全家北迁到齐齐哈尔，母亲更加惦念
千里之遥的大姐。后来听人说，大姐夫在内蒙扎兰屯找到一

份工作，全家人在那里生活挺好，母亲才慢慢安下心来。但

还是感到是自己把孩子坑了，有时真想过去看看，但家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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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帮孩子离不开，就没去成。直到１９６０年前后三年自然灾
害时期，家里收到了大姐的女儿来信，才得知大姐的婆婆心

疼儿孙，怕忍受不了饥饿，非让他们回老家去不可。为此，

父母都很生气，说他们的眼光太短，连旧社会都扛过去了，

现在反倒怕了！

后来，姐姐和姐夫领两个孩子到齐齐哈尔，想让父亲给

找个工作。我一看姐夫的外貌，把我吓得够戗：脸上皱纹纵

横，像刀刻一般，脊背更驼了，还抽卷烟，咳声不断，一句

话也不讲。

姐姐这次来，很显然是给父亲添堵，我真想骂姐夫几

句，但又觉得他太可怜，这不是姐夫的错。

就姐夫的自身条件，想找个看门打更的工作也难。其

　 ■开国劳模马恒昌。

实，凭 父 亲 当 时

的 地 位 和 影 响，

要是肯出头说句

话给姐夫找份工

作，让 大 姐 家 从

农村 迁 过 来，也

不是办不到的事，

可是父亲始终没

有说出这句话。

父亲很上火，

饭量明显减少了，

话 语 也 不 多 了。

无论 怎 么 说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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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始终是父母最大的牵挂。

父亲在开完二届五次全国人代会后，还特地从沈阳下

车，到土岗子村看望了大姐。

父亲回来后，对母亲说，大丫头挺好的，不愁吃、不缺

穿，临走时还给他们家扔些钱，总之，父亲说了些想让母亲

宽心的话。

■马恒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和学习读本。

实 情 并 非 这

样。１９６３ 年 经 济
困难还没根除，全

国人民上下一条

心，都在勒紧裤带

过日子。

全国人大常委

会考虑到各位代表

的工作和生活的实

际状况，就以每位

代表是代表５０万
人民来参政议政为

由，决定每人每月

下发５０元人民币作为代表的“车马劳顿”予以补贴。

５０元人民币，这在当今不值称道，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
代它能供养六七口之家！

父亲对此感动不已，他自己不光谢收，还联合一些代表

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，一方面要尽好代表职责，同时还要

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。此举受到了朱德委员长和彭真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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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长的高度评论，称赞他们“最有觉悟”。

父亲让我们给大姐写信告诉她，“毛主席、周总理和朱德

委员长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，我们就更不能害怕困难”！

后来，我们收到大姐的来信，再也不提她们生活困难的

事，为此，父亲很高兴，但还是从节省的全国粮票中寄些给

她们。

锁我求生

我是父亲的长子，１９３５年５月生，比大姐整整小四岁。

父亲告诉我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我降生不久就患了不知名的病，

很快就没了气息。奶奶将赤身裸体的我放到屋地当央的谷草

上，准备从窗口送走。母亲几次哭断了气，奶奶哭述自己没

积德。奶奶说：“老二呀，把孩子送走吧，过了前半夜就不吉

利了。”父亲就是不动。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，父亲两

眼紧盯着我，他突然看到我的胸口动了一下，就大喊：“妈，

你看动了。”奶奶立刻俯下身去，将我抱起，脸贴脸、心挨

心，“真的没死！”母亲赶忙接过我，眼泪哗哗地淌。

父亲说我当时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奶奶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得给他戴个长命锁，就能把他

锁住。”

父亲对我说，他根本不信鬼神，但奶奶的话父亲不敢不

听。父亲在沈阳找到一个 “仙婆”，从那里买来一把袖珍铜

锁。“仙婆”告诉父亲，这把锁必须在孩子的脖子上戴十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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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随便打开，否则不灵。

我的小名就这样叫开了。

我到八岁时，还念不起书。每天除了挖野菜、打柴草外，

就到河沿坝下的庙堂窗外偷听私塾课。日积月累，我就能将

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从头背到尾，当然字不认

识，词意更不懂了。

１９４８年，东马峰台村的所有庄稼地都闹了干旱和蝗虫灾
害，颗粒不收，学堂也黄了，村民们都四处去乞讨，我们家

更不例外。

这一年，奶奶病得很重，多少天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可

把母亲愁坏了。奶奶有一天突然对母亲讲，她要喝点包米面

粥，就打发我去讨要，弟弟春厚也要去，母亲说：“太远了，

得走出二十多里地，外边下大雪还有狼。”可弟弟执意要去，

我也没办法。母亲生气了，说：“你不怕狼把你叼去，你就

去，没人管你！”

雪天路滑，寒风入骨。我和弟弟在往家赶时，天都黑了，

真的听到了野狼的嚎叫声，吓得春厚缩成一团，蹲在雪地上

大哭。

家里掌灯了，还不见我和弟弟归来，奶奶和母亲都后怕

了，奶奶咒骂自己：“我八成要死了，干吗要喝包米面粥⋯⋯”

母亲听到门外孩子的踏雪声，赶紧跑出去抱着我和弟

弟哭。

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，父亲为给我摘锁，将我带到沈阳。那个
“仙婆”上上香，让我跪在地上，然后就浑身哆嗦起来，仿佛

真的是神仙附体一样自言自语，最后将锁打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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